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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炎
夏
之
際
，
書
展
前
夕
，
總
會
收
到
香
港
︽
亞
洲
週

刊
︾
副
總
編
輯
江
迅
兄
寄
來
的
新
書
。
新
書
像
一
隻
銜
來

書
香
的
報
春
燕
，
讓
我
提
前
感
受
到
香
港
書
展
熱
鬧
的
氣

氛
。
今
年
，
他
寄
來
的
新
作
叫
︽
觸
摸
時
代
潮
汐
︾
，
天

地
圖
書
出
版
，
封
面
上
的
海
浪
與
沙
灘
被
晚
霞
映
得
紅
彤

彤
的
，
令
我
想
起﹁
夕
陽
無
限
好﹂
的
詩
句
來
。

新
書
由
七
八
十
篇
雜
感
組
成
，
就
男
歡
女
愛
和
市
井
熱
點
妙

論
一
番
。
文
章
的
標
題
起
得
很﹁
潮﹂
：
有
一
種
幸
福
叫
小
確

幸
、
接
吻
是
個
好
東
西
、
聽
老
婆
的
話
、
你
是
女
漢
子
嗎
、

﹁
房
事﹂
就
是﹁
性
事﹂
，
等
等
。
標
題
有
趣
了
，
自
然
就
有

了
讀
下
去
的
願
望
。

三
年
前
，
我
第
一
次
見
江
迅
，
便
被
他
的﹁
造
型﹂
所
吸

引
。
一
頭
波
浪
卷
髮
垂
肩
，
像
是
音
樂
家
，
臉
部
線
條
分
明
生

動
，
說
起
話
來
，
卷
髮
飄
動
，
線
條
抖
動
，
加
之
口
才
了
得
，

他
自
然
成
為
每
次
聚
會
的﹁
大
明
星﹂
了
。

江
迅
朋
友
多
，
兩
岸
四
地
，
官
商
學
各
界
；
講
話
聲
音
大
，

經
常
有
料
到
。
兩
年
前
，
梁
振
英
與
唐
英
年
在
特
首
選
戰
中
鬥

得
不
可
開
交
，
一
次
聚
會
上
，
他
給
大
家
講
了
一
些
內
情
，
被

一
位
記
者
行
家
拿
了
去
做
了
次
日
報
紙
的
要
聞
，
他
直
呼
後

悔
。
江
迅
性
情
率
真
，
大
家
喜
歡
與
他
在
一
起
侃
山
吹
水
，
一

段
時
間
不
見
還
真
有
點
想
他
。

約
江
迅
見
面
還
真
不
容
易
，
因
為
他
幹
起
工
作
來
像
拚
命
三
郎
，
非
常

忙
碌
。
每
次
給
他
打
電
話
，
似
乎
總
是
在
外
地
公
幹
，
不
是
在
上
海
，
就

是
在
台
北
，
要
不
就
在
忙

採
訪
、
寫
書
、
開
拓
新
媒
體
，
真
不
知
道
他

怎
麼
有
那
麼
多
事
，
有
那
麼
多
精
力
。
去
年
六
月
，
他
累
倒
了
，
心
臟
病

突
發
。
那
天
他
突
感
不
適
，
忍

劇
痛
自
行
打
的
看
醫
生
，
醫
生
立
即
為

他
做
了
大
手
術
。
用
他
自
己
的
話
說
，
再
晚
兩
三
個
小
時
就
見
不
到
面

了
。
病
來
得
猛
，
來
得
急
，
嚇
得
老
闆
張
曉
卿
專
程
從
馬
來
西
亞
飛
到
香

港
看
他
，
他
在
老
闆
心
中
的
地
位
和
分
量
可
想
而
知
了
。

江
迅
是
才
子
，
講
話
幽
默
。
病
好
後
，
他
曾
笑
呵
呵
地
告
訴
我
：
生
病

時
，
有
好
多
女
︵
性
︶
朋
友
來
醫
院
看
我
，
但
怪
不
怪
，
剛
做
完
大
手

術
，
閉

眼
睛
就
口
中
喊﹁
老
婆﹂
兩
個
字
，
感
動
得
老
婆
痛
哭
流
涕
。

江
迅
講
這
段
故
事
時
，
臉
上
一
直
掛

得
意
的
壞
笑
，
真
猜
不
透
他
講
的

哪
句
真
，
哪
句
假
。
或
許
，
女
人
喜
歡
的
就
是
這
樣
猜
不
透
的
男
人
，
會

哄
女
人
高
興
的
男
人
。

江
迅
憤
世
疾
俗
，
對
不
公
平
的
社
會
現
象
喜
歡
以
筆
做
刀
槍
，
批
判
一

番
，
反
正
有
︽
亞
洲
週
刊
︾
和
︽
明
報
︾
足
夠
的
陣
地
。
作
為
︽
亞
洲
週

刊
︾
的
副
總
編
輯
，
他
重
點
專
訪
熱
點
新
聞
事
件
中
的
熱
點
人
物
，
幾
乎

期
期
有
報
道
，
影
響
不
小
。

工
作
之
餘
，
江
迅
近
年
更
是
一
年
推
出
一
本
新
書
。
去
年
，
他
寄
來
的

是
︽
時
代
你
慢
些
走
︾
，
前
年
是
︽
朝
鮮
是
個
謎
︾
。
其
實
，
今
年
他
共

出
了
兩
本
書
，
第
二
本
是
香
江
才
子
倪
匡
的
口
述
自
傳
︱
︽
倪
匡
傳
：

哈
哈
哈
哈
︾
，
上
了
最
新
一
期
︽
亞
洲
週
刊
︾
的
封
面
故
事
。
每
年
書
展

前
後
，
江
迅
最
忙
，
社
會
活
動
家
的
才
能
也
大
放
異
彩
。
我
想
，
江
迅
一

定
是
個
活
到
老
，
寫
到
老
的
人
；
也
是
個
活
到
老
，
愛
到
老
的
人
。

寫
作
讓
他
快
樂
，
愛
情
讓
他
年
輕
！

江迅一年一本書

前
些
時
，
應
港
專
之
邀
，
講
了
一
場
關
於
香

港
抗
戰
後
至
一
九
五○

年
代
的
報
紙
副
刊
文
學
，

特
舉
當
年
四
報
為
例
，
一
反
新
聞
界﹁
新
聞
是

攻
，
副
刊
是
守﹂
的
編
輯
方
針
。
這
四
份
報
紙
是

︽
新
生
晚
報
︾
、
︽
成
報
︾
、
︽
香
港
商
報
︾
、

︽
明
報
︾
。
即
是
，
這
四
報
的
副
刊
不
但
能

﹁
守﹂
，
更
能﹁
攻﹂
；
成
為
搶
讀
者
的
撒
手
鐧
。

香
港
早
年
的
報
紙
，
尤
其
是
一
些
小
報
如
︽
紅

綠
︾
，
大
都
奉
行﹁
先
諧
後
莊﹂
。
行
謂﹁
諧﹂
，

就
是
副
刊
；﹁
莊﹂
，
就
是
新
聞
版
面
。
早
在
晚
凊

時
，
香
港
的
︽
有
所
謂
報
︾
已
採
此
策
略
，
蓋
更
能

吸
引
普
羅
大
眾
也
。

且
說
回
四
報
。

︽
新
生
晚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離
日
本
投
降
不
過
是
四
個
月
。
它
的
副
刊

﹁
新
趣﹂
，
既
新
且
趣
，
在
梁
厚
甫
和
高
雄
的
主
政

下
，
確
是
搞
得
有
聲
有
色
，
內
容
多
元
化
，
除
雜
文

小
品
外
，
還
有
歷
史
小
說
、
豔
情
小
說
、
武
俠
小

說
、
偵
探
小
說
、
社
會
小
說
等
，
所
有
通
俗
文
學
的

元
素
都
包
含
在
內
；
最
為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的﹁
怪

論﹂
，
也
是﹁
新
趣﹂
獨
掀
風
雲
，
成
為
普
羅
市
民

最
愛
讀
的
文
類
。
作
者
群
甚
眾
，
如
十
三
妺
、
望

雲
、
平
可
、
董
千
里
、
南
宮
搏
、
路
易
士
、
忽
庵

等
，
都
是
知
名
的
作
者
。

︽
成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五
月
一
日
。
其
時

的
︽
成
報
︾
，
以
副
刊
為
主
，
新
聞
只
是
搭
配
角
色
；
頭
版
更

和
當
年
的
小
報
一
樣
，
每
以
小
說
為
頭
版
頭
條
，
再
而
混
雜
新

聞
。
香
港
淪
陷
時
停
刊
，
戰
後
一
九
四
六
年
復
刊
，
仍
是
以
小

說
和
雜
文
掛
帥
。
作
者
除
高
雄
外
，
還
有
所
謂﹁
三
生﹂
，
即

筆
聊
生
、
怡
紅
生
、
靈
簫
生
。
此
外
，
尚
有
個
王
香
琴
、
即
幽

草
，
都
是
當
時
得
令
的
作
家
；
︽
成
報
︾
就
靠
這
些
作
家﹁
搶

紙﹂
，
成
為
銷
量
大
阿
哥
。

︽
香
港
商
報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
副
刊
即

以
︽
成
報
︾
為
師
，
將
當
時
得
令
的
高
雄
拉
過
來
，
大
寫﹁
借

殼
小
說﹂
如
︿
呂
洞
賓
下
凡
﹀
，
陳
霞
子
也
以
夏
伯
的
筆
名
寫

︿
大
話
西
遊
﹀
、
︿
海
角
梁
山
泊
﹀
等
；
整
個
副
刊
的
設
計
，

言
情
、
武
俠
、
偵
探
、
社
會
等
小
說
文
類
都
俱
備
；
直
到
連
載

金
庸
的
︽
射
雕
英
雄
傳
︾
，
銷
路
更
提
升
。

︽
明
報
︾
也
是
一
張
以
︽
成
報
︾
為
師
的
報
紙
，
一
九
五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面
世
。
金
庸
創
辦
之
初
，
即
不
諱
言
強
調
這

點
，
並
奉
行
副
刊
是﹁
攻﹂
，
新
聞
是﹁
守﹂
的
原
則
；
極
力

拉
攏
高
雄
和
宋
玉
加
盟
，
因
當
時
報
界
有
言﹁
無
宋
玉
不
成
副

刊
，
無
高
雄
不
成
副
刊﹂
。
金
庸
除
以
他
的
︿
神
雕
俠
侶
﹀
為

主
攻
外
，
高
雄
的
以
凌
侶
筆
名
寫
的
︿
香
港
靚
女
日
記
﹀
，
以

小
生
姓
高
寫
的
︿
洋
場
奇
俠
﹀
，
都
是
別
饒
新
意
的
作
品
。

︽
明
報
︾
以
副
刊
為
先
，
新
聞
實
在
少
得
可
憐
；
而
也
是
憑


副
刊
的﹁
攻﹂
，
︽
明

報
︾
才
得
以
支
撐
下

去
。香

港
副
刊
的
專
欄
文

學
，
自
香
港
重
光
以

來
，
一
直
為
各
報
所
重

視
，
尤
以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最
突
出
。
其
後

六
、
七
、
八
、
九
十
年

代
，
都
見
吃
香
，
培
育

不
少
雅
俗
作
家
；
但
隨


社
會
形
態
的
轉
變
，

科
技
的
日
新
月
異
，
副

刊
確
已
成
﹁
報
尾

巴﹂
，
專
欄
版
面
再
不

見
昔
日
風
光
了
。

談談早年的報紙副刊

他
笑
言
自
己
的
太
太
有
如
韓
劇
的
女
主
角
，
丈
夫
是

精
英
運
動
員
，
一
次
交
通
意
外
奪
去
一
切
，
生
命
從
此

改
寫
。

黎
志
偉
，
屯
門
屋
邨
長
大
的
孩
子
，
自
小
不
大
愛
讀

書
，
最
愛
運
動
，
小
學
老
師
對
他
影
響
很
大
，
凡
達
標

即
報
上
熱
烈
讚
賞
。
久
而
久
之
，
自
信
加
強
，
能
量
爆
發
。

升
中
後
，
體
格
比
其
他
同
學
強
健
，
自
從
校
方
裝
置
了
攀
石

牆
，
也
築
起
了
他
的
成
功
道
路
，
很
快
他
獲
得
了
青
少
年
獎

項
，
心
中
那
團
火
愈
燒
愈
大
，
他
的
目
光
放
在
國
際
獎
牌

上
。﹁

最
初
父
母
極
力
反
對
，
幸
好
受
訓
有
資
助
，
每
月
有
數

千
元
作
家
用
，
他
們
接
受
了
。﹂
志
偉
小
子
有
運
動
員
特

質
，
有
目
標
、
有
金
句
，
遇
上
困
難
不
易
屈
服
，
他
擁
有

﹁
向
失
敗
說Bye

Bye

﹂
的
能
力
，﹁
那
是
我
當
年
最
愛
的
勵

志
書
，
凡
比
賽
前
必
看
，
在
路
途
上
吸
收
，
已
成
了
生
活
一

部
分
。﹂
他
的
確
需
要
力
量
支
持
，
因
為
他
揹

背
囊
私
自

四
出
參
加
各
地
的
攀
石
比
賽
。

﹁
我
就
像
到
外
地
打
工
的
青
年
，
到
達
了
，
報
名
、
鍛

煉
，
他
們
都
奇
怪
怎
麼
有
個
東
方
人
前
來
挑
戰
？﹂
志
偉
沒

有
助
手
，
一
切
自
己
動
手
，
最
可
愛
凡
賽
事
之
前
，
他
都
會
將
行
裝
裡

最
寶
貴
的
白
米
端
出
，
親
手
煮
一
餐
熱
辣
辣
的
米
飯
，
他
認
為
中
國
人

要
有
米
氣
才
有
力
量
，
結
果
他
榮
登
亞
洲
攀
石
王
寶
座
。

不
單
如
此
，
他
也
是
我
們
香
港
的
包
山
王
，
二○

○

八
年
他
真
的
出

賽
搶
包
山
，
往
日
入
選
前
十
二
名
也
因
參
加
外
地
賽
事
而
缺
席
，
那
年

腳
傷
留
港
，
抱

玩
票
心
情
參
與
。
誰
知
當
司
儀
介
紹
：﹁
攀
石
王
黎

志
偉
。﹂
他
立
即
改
變
主
意
，
今
次
不
能
輸
。
當
中
他
和
前
冠
軍
郭
嘉

明
鬥
得
難
分
難
解
，
他
勝
出
了
，
不
過
他
喜
歡
別
人
稱
他
攀
石
王
比
包

山
王
多
。

志
偉
的
人
生
規
劃
十
分
成
功
，
獎
項
得
了
，
太
太
娶
了
，
孩
子
在
肚

裡
，
一
切
順
利
前
行
。
怎
料
，
二○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那
個
晚
上
，
他
開

完
教
練
會
議
，
騎

綿
羊
仔
回
家
，
忽
遇
交
通
意
外
，
他
失
去
知
覺
，

醒
來
半
身
不
遂
。
他
沒
有
哭
，
只
是
情
緒
非
常
非
常
低
落
，
直
至
見
手

機
超
過
一
千
個
留
言
，
那
些
激
勵
的
字
句
使
英
雄
哭
了
：﹁
志
偉
，
你

就
像
足
球
小
子
的
戴
志
偉
，
打
不
死
，
你
會
再
創
奇
蹟
！﹂

他
立
即
積
極
起
來
，
在
病
床
安
裝
鍛
煉
臂
力
的
布
帶
，
身
體
開
始
慢

慢
恢
復
。
孩
子
出
生
當
天
，
一
家
三
口
都
在
屯
門
醫
院
，
他
在
產
房
外

等
待
，
孩
子
推
出
來
，
第
一
時
間
與
他
眼
神
接
觸
。﹁
我
想
不
到
自
己

竟
成
一
位
輪
椅
上
的
爸
爸
，
我
有
信
心
，
總
有
一
天
我
會
站
起
來
！﹂

志
偉
要
將
經
歷
記
下
，
推
出
了
︽
翻
越
生
命
的
高
牆
︾
，
不
時
參
與

慈
善
活
動
，
八
月
三
日
慈
恩
基
金
會﹁
迪
士
尼
夏
日
慈
善Show

﹂
，
八

月
十
七
日﹁
慈
恩
雙
徑
盃
二○

一
四﹂
，
為
遙
遠
山
區
兒
童
接
受
更
好

教
育
而
努
力
，
志
偉
心
中
那
團
火
愈
燒
愈
烈
！

永不滅的心火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未
來
十
年
，
我
們
這
批
紛
紛﹁
入
伍﹂
和﹁
登

陸﹂
的
人
，
都
會
退
休
，
得
努
力
去
建
立
新
的
生

活
節
奏
。

日
前
跟
一
位
高
管
朋
友
聊
天
，
原
來
他
十
月
就

退
休
了
，
因
為
想
多
陪
太
太
，
趁
身
體
還
健
康
多

去
旅
行
。
他
退
休
後
想
當
義
工
，
最
想
幫
人
補
習
，
不

過
卻
提
到
成
效
問
題
。
他
覺
得
單
對
單
補
習
，
好
像
很

浪
費
，
即
使
替
一
班
小
朋
友
補
，
也
是
成
效
有
限
。
真

不
愧
是
高
層
管
理
，
一
語
就
中
的
。

很
多
人
退
休
後
都
想
做
義
工
，
但
其
實
並
不
是
你
要

做
就
有
得
做
的
，
最
好
是
退
休
前
已
有
部
署
，
原
因
是

很
多
非
政
府
機
構(N

G
O
)

的
資
源
有
限
，
正
業
已
經
很

忙
，
偏
偏
管
理
游
散
的
義
工
是
很
花
時
間
的
工
作
，
於

是
就
馬
虎
，
這
是
很
可
惜
的
。
未
來
嬰
兒
潮
出
生
的
人

陸
續
退
休
，
義
工
供
應
必
會
大
增
，
這
批
人
有
知
識
有

看
法
，
他
們
去
當
義
工
，
必
不
會
滿
足
於
只
幫
機
構
入

信
、
貼
郵
票
和
派
傳
單
吧
。N

G
O

現
在
就
應
該
部
署
，

怎
樣
主
動
去
吸
納
這
批
有
大
量
工
作
經
驗
的
閒
人
，
甚

至
讓
他
們
兼
職
為
機
構
工
作
。
很
多N

G
O

在
行
政
、

財
務
、
營
銷
和
企
業
管
治
方
面
都
較
弱
，
可
惜
部
分

N
G
O

高
層
只
以
服
務
和
理
想
掛
帥
，
不
懂
也
不
屑
這
類

﹁
世
俗﹂
的
工
作
，
而
退
休
新
一
代
就
幫
得
上
忙
。

不
過
這
些
都
是
枝
節
。
我
覺
得
將
來
的
問
題
癥
結
，
在
於
這
些

義
工
服
務
，
是
否
只
為
滿
足
一
己
行
善
的
良
好
意
願
，
抑
或
能
確

切
滿
足
到
服
務
對
象
的
真
正
需
要
，
即
是
我
那
位
高
管
朋
友
提
到

的
客
觀
成
效
問
題
。
舉
個
例
，
比
如
有
個N

G
O

專
為
內
地
貧
困

山
區
建
小
學
，
吸
引
了
大
量
義
工
幫
忙
，
籌
款
能
力
也
極
強
，
於

是
成
為
很
多
退
休
人
士
的
歡
樂
聚
腳
點
。
假
如
單
看
善
心
、
不
問

成
效
的
話
，
這
模
式
的
確
非
常
成
功
。
但
不
斷
蓋
學
校
，
究
竟
有

沒
有
足
夠
的
老
師
去
授
課
呢
？
要
是
沒
有
，
那
麼
空
置
的
校
舍
是

誰
在
用
呢
？
有
沒
有
人
趁
機
在
中
間
撈
便
宜
呢
？
而
繼
續
建
小
學

之
前
，
有
沒
有
重
新
評
估
山
區
學
童
眼
下
的
真
正
需
要
呢
？
這
些

都
是
始
終
要
面
對
的
老
難
題
。
可
惜
提
出
這
些
問
題
的
人
，
竟
招

來﹁
斷
人
善
根﹂
的
批
評
。
這
種
文
化
之
下
，
還
是
遊
山
玩
水
去

算
了
。 斷人善根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日
本
追
櫻
之
後
，
為
了
一
男
一
女
，
在
台

中
逗
留
兩
晚
，
男
的
是
安
藤
忠
雄
，
女
的
是

陳
嵐
舒
。

安
藤
忠
雄
用
了
十
年
時
間
，
終
於
有
第
一

個
建
築
作
品
落
户
台
灣
，
就
是
坐
落
台
中
霧

峰
區
亞
洲
大
學
校
園
內
的﹁
亞
洲
現
代
美
術

館﹂
，
去
年
十
月
正
式
開
幕
。

美
術
館
由
三
個
三
角
形
錯
位
堆
叠
而
成
，
以

至
於
衍
生
出
無
數
個
三
角
形
空
間
，
中
間
留
下
天

井
，
更
可
讓
人
欣
賞
天
光
，
或
者
望

雨
水
落

下
。
整
座
建
築
仍
然
秉
承
安
藤
的
風
格
，
以
清
水

混
凝
土
和
玻
璃
帷
幕
為
主
要
材
料
，
引
入
自
然
光

和
周
边
景
觀
作
為
建
築
元
素
。
開
幕
當
期
展
覧
以

雕
塑
藝
術
為
主
題
，
美
術
館
門
前
草
地
便
擺
展
了

羅
丹
的
︽
沉
思
者
︾
和
妮
基
的
︽
娜
娜
與
海

豚
︾
。

台
灣
出
生
的
陳
嵐
舒
獲
選
二○

一
四
亞
洲
最

佳
女
主
廚
，
她
主
理
的
樂
沐
法
式
餐
廳
成
為﹁
亞

洲
五
十
最
佳
餐
廳﹂
，
聽
說
晚
餐
訂
位
需
預
早
三

個
月
！
我
是
兩
周
前
預
約
，
還
是
一
位
用
餐
，
她

們
二
話
不
說
就
接
受
，
頗
見
文
明
！

樂
沐
廁
身
台
中
市
中
心
，
毗
鄰
美
術
園
道
及
綠
園
道
，
一

座
四
層
高
的
白
色
小
洋
房
，
據
說
是
斥
資
六
千
萬
台
幣
特
別

為
法
式
餐
廳
開
業
而
建
。
主
廚
陳
嵐
舒
擅
長
將
台
灣
的
本
土

食
材
和
特
色
，
注
入
法
國
菜
內
；
強
調
平
衡
與
美
學
的
她
，

亦
喜
歡
用
花
香
、
果
香
入
餚
。

晚
餐
是
套
餐
形
式
，
廚
師
發
辦
，
不
用
自
己
傷
腦
筋
。
女

主
廚
名
不
虛
傳
，
無
論
創
意
、
廚
藝
、
食
材
、
擺
盤
，
均
屬

水
準
上
佳
，
實
在
不
枉
此
行
。

趁

搭
乘
晚
上
航
班
由
高
雄
回
港
，
下
午
還
是
要
轉
一
轉

東
港
，
履
行
與
黑
鮪
魚
的
年
度
之
約
。
華
僑
市
場
內
找

熟

人
，
見
到
肥
美
的
黑
鮪
魚
上
腹
，
也
顧
不
了
一
個
人
可
吃
得

下
，
切
了
一
大
碟
共
十
三
片
生
魚
片
，
入
口
甘
香
溶
化
；
最

後
還
給
游
說
吃
了
一
片
極
品
上
腹
金
三
角
，
腰
中
錢
散
盡
，

卻
是
絕
對
值
得
！

藝術與美食的盛宴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發現
國民總數已逾六億，年增長率則高於20‰。在大
多數人眼裡，這是勝利的標誌、復興的符號、凱
歌的序曲。然而，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卻發出
了不合時宜的聲音：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他
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以上，有
些地方甚至達30‰，這實在是太高了。如此發展
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
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恐怕會面臨嚴重的糧
食危機。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
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呼籲國民節制自己的生
育慾，每對夫婦最好只生兩個孩子。
在最初的討論中，馬寅初借計劃經濟的國策宣
傳自己的思想，收效似乎很好。他的發言甚至受
到最高領袖的讚賞：「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
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
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
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
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
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不
過，反對的聲音很快呼嘯而至：大躍進開始以
後，全民處於亢奮狀態，人定勝天的樂觀主義情
緒壓制住了懷疑的聲音。在狂熱的氛圍中，幾乎
所有跟得上時代的中國人都成了浪漫的人類中心

主義者。1960年第7月，《中國青年》（當時為
半月刊）發表了詩歌《征服大自然》，記錄了當
時的主流心理：

一腳踢倒山，
一拳捅破天，
張口吞宇宙，
革新地球翻。

以大山做鞍，
以大河做鞭，
挺起胸膛，
征服自然。

這首詩的作者是「白龜山水庫臨穎瓦店十營民
工」。從這首詩可以看到，征服自然的思想在當
時是多麼深入人心。相對於這種立場，馬寅初的
見解顯然不合時宜，相當於往火上澆水，其結果
可想而知。反對者進行了最簡單的數學運算，便
做出了終審判決：每個人有兩隻手但只有一張
口，2大於1，因此，公民數量的多少決定了國力
的強弱，我們應該以人手論代替人口論。於是，
馬寅初的聲音只激起了1958至1959年間短暫的批
判熱潮，隨後便消失於那個喧囂的時代。他很快
被解除校長之職，喪失了發言的機會，再也無法

為自己辯護。
可是，歷史卻證明了馬寅初的預見。從1964年
到1974年，中國人口由7億增加到9億。此後，
決策部門漸漸開始重視計劃生育問題。1977年8
月12至18日，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到
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的人口控制在十二億
以內。」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又開始重估馬寅初
的新人口論，逐步承認其合理性。1979年7月25
日，中央正式為98歲的馬寅初平反。國人終於覺
醒了，但這已經是遲到的決定：尾大難掉，巨大
的人口基數決定了控制的難度；為了彌補過去所
犯下的錯誤，不得不採取了一戶一胎的激進策
略，讓今人為過去買單；儘管如此，2012年人口
依然達到了13億5千萬。為了應對人口的壓力，
我們將山川和草原改造為農田和牧場，興建了世
界上最多的工廠和高樓。於是，今天的中國人不
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大城市成了鋼筋水泥的森
林，我們只能行走於高樓的縫隙中；道路阻塞，
到處擁堵，開車和不開車的人同樣肝火旺盛；汽
車尾氣和工廠煙囪排出的煙霧形成的灰霾籠罩着
萬物；過度開墾、放牧、耕種使森林萎縮、牧場
沙漠化、農田貧瘠，風暴常常攜帶着滾滾黃沙；
河流污染，飲用水告急，等等。面對這些景象，
我們可能會搖頭嘆息，但又只能無奈面對：要養
活13億人口，這些似乎都是必要的代價。
或許，少數人會想起馬寅初，並且不由自主地
想：假如他當初的呼籲不被輕率地批評、嘲笑、
否決，倘若我們從那時就適當控制生育慾，我們
現在的生存壓力可能會小得多。然而，歷史沒有

假設：現在，至少13億人居住於祖先留下的土地
上。美國和加拿大與中國的領土大體相同，但其
人口密度卻大約只有我們的1/4和 1/40 。從領土
的角度看，我們的環境壓力是它們的4倍到40
倍。相比於加拿大，我們同等面積的土地要多收
穫40倍的東西。倘若考慮到廣袤的沙漠地帶，實
際的環境壓力更為嚴峻。
受制於時代語境，馬寅初考慮的主要是耕地面
積，並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因素。那些批判他的人
更不會注意到後者。在亢奮的精神氛圍中，我們
的民族視野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盲區。幾十年
後，這些被忽略的東西成為我們苦惱的源泉；城
市人口激增、污染、擁堵、正逼近承受極限的生
態體系。在這些現實困境面前，阿Q式的精神勝
利法和流行的心靈雞湯都於事無補：即使我們選
擇了閉目塞聽的鴕鳥策略，它們仍折磨着芸芸眾
生。更加嚴峻的是，這些問題很難在轉型中獲得
解決：我們可以發展生態產業，但卻不能根除巨
大的人口基數帶來的環境壓力（如野生動物生存
空間銳減）。
詭異的是，許多人一方面抱怨擁堵、灰霾、水
質、工業污染，一方面又想放縱自己的生育慾。
尤其是近幾年，部分學者以老齡化為依據，渲染
所謂「大國空巢」的危機，要求轉變人口政策。
至少在精神層面，他們正在重蹈五十年代的覆
轍。在這種非理性的氛圍中，我希望同胞們讀讀
馬寅初的書，揣摩一下歷史上的因果輪迴，更加
理性地籌劃未來。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想起了馬寅初

百
家
廊

王
曉
華

過
去
的
街
坊
鄰
里
，
很
多
都
做
小
生
意
為
生
，
夏
天

賣
涼
粉
是
一
個
很
不
錯
的
選
擇
。
涼
粉
有
黑
色
和
白
色

兩
種
。
白
涼
粉
是
用
涼
粉
子
、
也
就
是
薜
荔
的
果
實
揉

搓
出
汁
液
，
過
濾
後
凝
結
成
凍
。
小
販
到
了
黃
昏
時

分
，
用
一
輛
小
車
載

一
應
物
事
推
到
通
衢
路
口
，
走

出
來
乘
涼
的
人
、
逛
街
的
情
侶
、
口
乾
舌
燥
的
過
客
，
看
到

被
盛
在
一
個
廣
口
大
玻
璃
缸
裡
的
白
涼
粉
，
頓
時
就
會
被
那

種
剔
透
、
清
涼
的
質
感
誘
惑
。
小
販
把
白
涼
粉
舀
在
碗
裡
，

再
添
一
勺
加
了
薄
荷
汁
的
糖
水
，
喝
一
碗
，
周
身
舒
暢
清

爽
，
是
物
質
匱
乏
年
代
裡
難
得
的
消
暑
食
品
。

三
十
多
年
後
，
這
種
白
涼
粉
已
經
被
移
到
店
堂
裡
經
營
，

名
字
也
換
成
了﹁
愛
玉
冰﹂
。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從
台
灣
傳
來

的
名
字
，
起
得
確
實
好
聽
，
讓
人
馬
上
就
能
聯
想
到
通
透
、

溫
潤
、
瑩
潔
、
滑
膩
等
一
切
玉
器
的
物
理
屬
性
，
繼
而
又
會

想
起
一
個
青
春
、
美
麗
、
純
樸
的
女
子
形
象
。
據
︽
台
灣
通

史
．
農
業
志
︾
記
載
，
清
道
光
年
間
，
有
商
人
無
意
在
嘉
義

的
一
處
山
間
捧
飲
溪
水
，
發
現
水
面
上
竟
然
浮
有
一
層
薄

冰
，
溪
水
也
是
沁
涼
可
人
。
仔
細
看
，
才
知
道
是
附
近
的
樹

上
落
下
的
果
實
，
被
溪
水
沖
刷
揉
擠
，
泌
出
的
汁
液
自
然
凝
結
成
凍
，

有
天
然
的
清
涼
消
暑
之
效
。
商
人
將
果
實
帶
回
家
，
他
的
女
兒
後
來
製

凍
發
售
，
坊
間
遂
以
其
芳
名﹁
愛
玉﹂
定
名
，
至
今
在
阿
里
山
區
的
糕

仔
崁
古
道
，
還
有
名
為﹁
愛
玉
發
源
地﹂
的
遺
址
。

這
一
說
法
若
是
可
信
的
話
，
內
陸
閩
粵
等
地
用
薜
荔
製
作
涼
粉
的
做

法
，
也
是
從
台
灣
傳
過
來
的
。
只
是
方
法
雖
然
學
到
了
，
名
字
卻
沒
有

學
到
，
因
為
在
我
小
時
候
，
有
人
問
及
這
種
清
涼
食
品
的
名
字
，
小
販

的
表
情
都
會
略
顯
迷
茫
，
就
是
直
接
呼
為
白
涼
粉
，
不
僅
沒
有﹁
愛

玉﹂
一
名
所
具
有
的
高
雅
表
徵
，
還
流
露
出
一
種
世
俗
的
市
井
氣
息
。

但
是
不
管
叫
做
什
麼
，
其
夏
日
美
味
的
屬
性
卻
是
不
會
變
的
，
人
們
消

暑
也
好
，
解
饞
也
罷
，
都
對
它
柔
滑
冰
爽
的
口
感
稱
賞
不
已
。
尤
其
是

燠
濕
悶
熱
的
天
氣
，
想
要
清
涼
爽
心
一
下
，
最
簡
捷
的
方
式
就
是
來
一

碗
愛
玉
冰
，
馬
上
就
能
感
受
到
什
麼
是
夏
日
的
幸
福
。
除
了
冷
飲
店
，

菜
市
裡
也
有
製
好
的
愛
玉
出
售
，
買
菜
的
時
候
順
便
買
上
一
兩
斤
，
就

可
供
一
大
家
人
吃
一
天
。

愛
玉
買
回
家
後
，
放
到
冰
箱
裡
冰
鎮
，
然
後
根
據
各
自
的
口
味
調
製

糖
水
，
喜
歡
蜂
蜜
、
牛
奶
或
是
椰
汁
，
抑
或
選
用
傳
統
的
紅
糖
水
，
都

由
各
人
自
便
。
只
要
你
願
意
，
就
可
以
將
自
己
喜
歡
的
飲
食
元
素
，
齊

聚
在
一
隻
碗
裡
，
展
示
巧
吃
者
對
待
生
活
、
對
待
美
食
的
態
度
。
譬
如

一
些
吃
得
精
細
的
人
，
會
用
時
鮮
水
果
，
如
荔
枝
、
龍
眼
、
芒
果
、
西

瓜
、
番
石
榴
等
水
果
用
搾
汁
機
打
成
果
汁
。
吃
的
時
候
把
愛
玉
舀
到
碗

裡
，
用
勺
子
略
略
攪
爛
，
再
衝
兌
調
配
好
的
果
味
糖
水
，
是
極
妙
的
消

暑
冷
飲
。
有

純
粹
味
道
的
愛
玉
，
任
人
拼
綴
組
合
，
只
要
你
肯
用

心
，
就
絕
對
會
收
穫
一
份
符
合
自
己
心
水
的
夏
日
美
味
。

愛玉冰 五味
人生
陶 琦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早期的早期的《《紅綠紅綠》，》，頭版是以諧頭版是以諧
部為主部為主。。 作者提供圖片作者提供圖片


